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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上经常流行着很多国外影视剧的视频截图， 图片上配有使用了网络语言、 古诗词、 社会

事件等具有中国语境的翻译， 被称之为 “神翻译”。 这些 “神翻译” 大多是不具有官方话语的民间 “字幕

组” 翻译的作品。 民间 “字幕组” 主要是由国外影视剧的 “迷” 们集结在网络的群体组成， 他们通过挪

用转换、 评论、 戏谑的方式将国外语境的文本转化成适应中国语境的话语。 文章将使用内容分析的方式对

民间字幕组 “神翻译” 的部分作品进行分析， 探析字幕组成为参与式文本创作主体的特征、 “神翻译” 是

如何进行参与式文本创作的， 以及这种文本创作的方式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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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媒体监督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加大对视频共享网站上传内容的审

查， 对诸多热门美剧、 英剧进行下架处理。 ２０１６ 年的限韩令， 使得韩国影视剧的国内同步直播也受到

了影响。 一时间， 通过官方渠道收看国外影视剧的途径受到了阻碍， 但这却没有阻碍影视爱好者们的

追剧热情。 众多由粉丝翻译并对海外作品加上字幕的群体， 即我们所称的字幕组， 将译制好的视频上

传 ＢＴ 论坛等网站， 再经由网友使用 Ｐ２Ｐ 软件下载、 上传视频网站、 分享传播。 这些由非官方的个人或

组织翻译的作品， 有些译制内容使用了符合中国语境的词语、 流行的网络语言、 贴切的古诗词和形象

的比喻被称为 “神翻译”， 网友将带有 “神翻译” 句子的视频、 截图发在社交网站上传播。 字幕组是由

对国外影视剧有着共同兴趣爱好者组成的迷群， 通过盗猎原有文本， 经由挪用转换、 评价、 戏谑和反

讽生产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文本。 这种参与式文本创作的方式， 不同于传播生产者到媒介消费者之间的

单向无反馈的传播， 是新媒体与旧媒体冲突融合的产物。 字幕组何以成为参与式文本创作的主体？ “神
翻译” 是如何进行参与式文本创作的？ 参与式文本创作对于文化传播有着怎样的潜在作用和影响？

一、 参与式文本创作主体的特征

字幕组并非是中国的原产物， 这种群体几乎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有文化产业的国家。［１］

字幕组被认为是由共同语言爱好或者影视剧迷等因素而组成的致力于国外影视剧字幕翻译为本土语言

的社会组织，［２］字幕组本身是由一群 “迷” 基于同一兴趣爱好， 在网络平台集结成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

群体。
（一） “字幕组” 的迷群构成

国内外对迷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浪潮。 在传统迷文化研究中， “迷” 经常被看作是 “着迷的孤

独者”， 他们缺乏理性， 未受过教育。［３］到了德赛都和费斯克， 他们将 “迷” 置于文化民粹主义文本中，
费斯克 （ 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 认为： “粉丝是民众中最具有辨识度、 最挑剔的群体。 粉丝们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

所有文化资本中最发达、 最显眼的。” ［４］ 亨利·詹金斯对 “迷” 生产的小说和音乐进行研究， 指出

“迷” 与普通受众的区别在于 “迷” 有明显的阐释性行为、 评价标准和对文本显示出变换的身份认同，
而 “迷” 的艺术创作则显示出 “迷” 的挪用或重制工业化文本的嗜好。［５］根据詹金斯的阐释， 字幕组确

实验证了其 “迷群” 的特征， 字幕组由 “迷” 组成， 通过对原有文本的挪用， 基于外国文化背景，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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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国文化的含义， 并不是简单地、 生硬地做着搬运的工作， 而是能动地、 批判性地解读文化产品。
第二次浪潮对 “迷群” 的解读， 这个阶段试图在消费社会学里寻找核心概念， 强调突出迷文化中

关于社会的、 文化等级的复制， “迷” 选择的对象和消费的时间是通过人们的习惯而被构建起来的。［６］

对字幕组的研究中， 中国字幕组翻译的作品以美剧、 英剧为主， 其次有日剧和韩剧。 从翻译文本数量

和各个字幕组的构成来看， “迷群” 选择消费的对象是相较于国产剧更优秀的国外影视作品。
第三次研究浪潮开始关注 “迷” 们现代新的消费方式， 开始回答关于迷动机的新问题， 开始关注

科技、 技术给 “迷群” 发展带来的影响。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Ｐｕｌｌｅｎ 在 《网络研究》 ［７］ 中的 一 篇 文 章 《 我 爱

Ｘｅｎａ􀆰 ｃｏｍ： 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 认为， 与传统迷研究相比， 网络扩大了迷群的范围， 允许更多的人

参与到迷文化当中， 并且可以展开他们认为值得的迷活动。 字幕组的成员大多是通过网络途径， 在贴

吧、 豆瓣、 博客等社群网站上发帖招募而来的， 成员可能分布世界各地， 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各

种社交软件。 网络技术的发展方便了迷群的聚集与交流， 允许更多的观看者参与到通常为那些边缘文

本感兴趣的社区保留活动中。
（二） 迷群的自我表达与群体认同

１􀆰 基于天性的自我表达

表达是人类自然的天性， 人类通过表达传达自身的态度、 特质、 偏好， 通过表达找到志同道合者，
寻求认同。 戈夫曼在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中提出， 人们通过角色扮演来展现自我， 自我是情境

定义的产物， 人们根据舞台的情景定义来领会社会和他人对自我的角色期待， 通过印象管理来协调自

发性主我和社会化客我之间的矛盾， 从而使自己呈现出来的形象符合期待， 达到自身的目的。［８］ 随着国

外影视剧数量的不断增多， 各个小型的字幕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绝大多数翻译组是无报酬的，
成员自愿加入。 字幕组能够吸引成员主动参与无报酬的工作， 其自我形象管理就极其重要。 国内最大

的字幕组 “人人影视” 展示出来的形象是拥有双语字幕、 翻译速度快、 后期特效好； “ ＴＬＦ 字幕组” 主

要做一些冷门的美剧， 翻译质量较高， 成员囊括全国语言精英； “澄空学园” 字幕组以翻译动漫为主，
擅长少女恋爱作品。［９］不同的字幕组通过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 翻译速度、 特效、 字体、 文本内容等，
进行自我表达管理， 找到志同道合的成员。 同时成员在群体内部， 通过字幕组的特点将其自身的特长、
偏好、 态度表达出来。

２􀆰 群体内身份认同构建

文化认同是指我们从属于特定文化群体， 或有时被归类到群体的方式， 当我们从属于一个群体， 我

们或多或少认同它的价值观与信仰， 或许在群体内外我们也能认识到该群体对我们行为的影响。［１０］ 字幕

组成员均是出自爱好自愿加入的群体， 进入字幕组要经过严格的挑选， 承受高压的工作。 他们通过翻

译字幕， 增加流量的点击率。 高点击率和高评价以及自我能力的提升是其自我价值的体现， 也是其在

群体中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
网络迷群在网络虚拟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自我理想和群体肯定的统一、 通过情感的投射和共鸣、 通

过区别性的差异化表达， 主动寻求自我认同的建构。［１１］ 在字幕组迷群中， 字幕组通过优秀的翻译内容，
受到其他 “迷群” 的欣赏、 认同， 从而得到身份的确认。

根据 Ａｂｅｒｅｒｏｍｂｉｅ 和 Ｌｏｎｇｈｕｒｓｔ 对新的奇观 ／ 表演范式 （ＳＰＰ） 的解读， 受众身份的概念被置于突出的

地位。 字幕组成员本身作为表演者， 同时被他人观看， 正因为此不断进行奇观和自恋的建构， 从而形

成日常生活中的认同。［１２］字幕组的成员在翻译过程中， 他们基于社会的认同和关注， 将其自身构建为表

演者， 在对文本进行编码、 解码过程中， 通过将语言奇观化， 反映自身的态度， 传递给受众， 受众的

积极反馈又促使其保持表演者的姿态， 双向互动中完成群体内身份的认同。
（三） 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收编的抵抗

民间 “字幕组” 不同于官方译制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字幕组成员多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

团队方式一起工作来完成任务，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大学生、 白领、 自由职业者；
二是字幕组的构建有着较低的壁垒， 成员是流动的、 非固定的、 无报酬的； 三是字幕组译制的内容很

少受到官方的把关， 译制风格更为自由， 译制速度更为快捷； 四是字幕组成员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非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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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指导， 通过老手指导新手的方式进行创作、 生产。
拥有这些特征的民间 “字幕组”， 必然与社会倡导的主流文化有着不一样的兴趣方向， 他们所具有

的专业语言和技能使得他们不再仅仅是网络内容的消费者、 网络技术的使用者， 而是以青年亚文化的

姿态主动参与到文化、 内容、 技术的创作生产中， 他们不再被动地扮演被传者的角色， 而是以更为主

动、 积极的行动承担传播者的责任。 字幕组成员利用挪用、 评价、 改写等翻译艺术将他们对脱离 “父

辈” 训诫的快感、 对权威经典的反叛嵌入到自己生产的文化作品中， 并用这种与主流对立的 “恶” 趣

味彰显出 “超出常规” 的脱逸气质。 他们使用戏谑的话语， 改写原有文字的表意， 形成新的话语风格

和形式， 表达对主流文化霸权收编的抵抗。［１３］

二、 “神翻译” 的参与式文本解读

“神翻译” 常常指富有趣味性的、 有特色的翻译， 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不准确， 与原句不贴切，
音译、 意译、 恶搞的翻译， 如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ｌｏｖｅ” 翻译为 “潍坊的爱”， 将 “四大发明” 翻译为 “ ｓｔａｒｆａｒｍ⁃
ｉｎｇ”； 二是运用网络语言、 传神比喻、 中国古诗词， 准确、 贴切、 “信、 达、 雅” 地翻译， 如 “ Ｌｅ ｖｅｎｔ
ｓｅ ｌèｖｅ， ｉｌ ｆａｕｔ ｔｅｎｔｅｒ ｄｅ ｖｉｖｒｅ” 翻译为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言弃”。 本文研究的 “神翻译” 主要指

后者。
翻译是根据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 出于思想沟通、 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翻译文本优劣的评价

标准有： 是否正确传达表达的内涵， 是否使用适合本土语境的词汇， 是否贴合原文的背景。 而本文所

研究的字幕组 “神翻译” 主要是运用翻译技巧， 将传统文化、 网络文化、 时代背景、 国家语境嵌入到

翻译文本中， 在准确、 贴切地传达文本内涵的基础上， 使得观者能瞬间理解。
詹金斯在 《文本盗猎者： 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中正式提出 “参与式文化” 的概念被用来形容

传受之间、 受众内部的交互不断加强的现象： “以往的新闻信息传播是通过 ‘媒介生产者—媒介消费

者’ 实现， 这种传播模式单向无反馈， 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改变了这种传播模式， 现今的信息传播中受

众是新闻信息主动的接受者， 同时也是传播者”。［５］（１－２）参与式文本创作方式是指粉丝群体通过挪用、 转

换、 拼接、 评论、 戏谑的方式， 将原有文本经盗猎与网络文化、 本土元素、 新媒体相融合。 笔者将按

照参与式文本创作的方式， 对网络上流传甚广的 “神翻译” 进行文本分析， 将其归类于挪用转换、 评

论和戏谑反讽这三类进行分析。
（一） 挪用转换

挪用转换这一分类主要是指将国外语境的句子， 转化为中国语境所特有的词语的情景。
表一　 挪用转换式 “神翻译” （中外文对照）

１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ｍａｋｅｔｈ ｍａｎ 不知礼， 无以立也

２ Ｌｅ ｖｅｎｔ ｓｅ ｌèｖｅ， ｉｌ ｆａｕｔ ｔｅｎｔｅｒ ｄｅ ｖｉｖｒｅ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言弃

３ Ｉ ｗａｎｔ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ｗａｎｔ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４ Ｓｏ，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元芳， 你怎么看？

５ Ｇｏｏｇｌｅ ｉｔ 百度一下

６ Ｋｎｏｗｈｅｒｅ 荒芜之地

７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ｅｎｄ ｕｎｔｉｌ ｍｙ ｄｅａｔｈ 至死方休

８ Ｂｕ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ｕ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重要的是政府是否由人民当家做主

　 　 由表 １－２ 句， 原句法语翻译为更白话的中文意思是 “起风了， 唯有努力生存”， 但翻译成五言诗句

的格式， 不仅传递了原文的面对困难永不言弃的励志含义， 而且文辞优美、 末字押韵， 甚至超越原文

的词语魅力。 表 １－４ 句， 原文句子很简单， 但翻译者将当时网络上流行语 “元芳， 你怎么看” 套用在

此句翻译， 既符合语境， 又与时俱进。 表 １－５ 句谷歌是国外的搜索引擎， 而翻译成中文， 却将其换成

“百度”， 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搜索网站， 但在中国的语境下， 大部分的人对百度的功能更为熟悉， 翻译

者无须多做解释就可以传达准确的内涵。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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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转换是字幕人员在翻译过程中将带有国外语境的文本， 经由创作、 改编， 结合当下时事、 文化

传统对文本的再创作。 文化帝国主义认为， 当第三世界的人民持续地消费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媒介产品，
他们也在积累性地接受着隐含在这些媒介产品中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而第三世界的传统和民族

文化则会逐渐地被西方文化所同化。［１４］ “神翻译” 却通过对文本的再创造， 用合乎中国的语境， 对国

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重构， 不仅没有让文化内容水土不服， 反而在增色原有文本含义的基础上，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二） 评论

这一分类是指字幕组在对文本进行翻译的同时， 会在字幕旁边添加有观点的评论和解读。 对中国

人来说， 在不熟悉的国外传统节日、 人物、 事件旁， 用注释的方式， 使得观众在观看视频时除了了解

剧情， 同时获得知识的增量。
表二　 评论式 “神翻译” （中外文对照）

１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这句就不用翻译了， 大家英语都很好哈哈

２ Ｆｌａｓｈ ｐａｐｅｒ 魔术纸 （淘宝有卖， 烧完了之后没有灰烬， 并且无烟）

３ 该放点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６７ 年成立的爵士乐队， ７０ 年代红极一时）

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ｅｖｅｒｙ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ｉｎ Ｇｏｔｈａｍ ｉｎｔｏ 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 ｒｅ⁃
ｃｅｉｖｅｒ．

你把高谭的每个移动电话的信号都接收进来， 再载入到

一个高频接收机里。 （学过通讯原理的我告诉你这是不

可能的）

５
Ｉｔ’ 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ｐｏｅｍ ｂｙ Ｒｏｂ⁃
ｅｒｔ Ｈｅｒｒｉｃｋ．

是罗伯特·赫里克一首诗中第一句的前半句 （１７ 世纪英

国 “骑士派” 诗人， 此为其诗 《劝淑女趁良缘》 ）

　 　 如表 ２－３ 中， 字幕组在视频上方放置对 Ｃｈｉｃａｇｏ 的解读， 这里的 Ｃｈｉｃａｇｏ 既不是指芝加哥这个城市，
也不是指美国电影， 而是指 １９６７ 年成立的爵士乐队。 如果没有字幕组的评论解读， 很多观者也许会困

惑， 为什么剧中要 “放点芝加哥”。 在表 ２－５ 中， 对罗伯特·赫里克的介绍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除了放

置注释、 解读的评论， 还有一种评论是字幕组的观影评论， 如表 ２－１、 ２－２、 ２－４。 句子翻译并不难，
但字幕组在旁边用括号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感受、 所知、 所想放在上面， 当受众观看此片的时候，
看见相关的评论， 产生共感。 评论的方式使得视频翻译者与视频消费者的角色融为一体， 将传播者与

受传者的地位置于平等。
（三） 戏谑、 反讽

这一类的 “神翻译” 采用类比、 比喻的方式， 对中国的社会事件、 广告语、 网络语进行改编、 消

费， 表达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大多是一种反讽的姿态。
表三　 戏谑、 反讽式 “神翻译” （中外文对照）

１ Ｐｅｎｎｙ ｉｓ ｃｕｃｋｏｏ ｆｏｒ ｃｏｃｏａ ｐｕｆｆｓ Ｐｅｎｎｙ 亲你的次数就跟脑白金广告一样多

２
Ｒｅｌａｘ，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ｃｅ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ｊａｍｍ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ａ
Ｓａｎｔａｎａ ｃｏｎｃｅｒｔ

别怕， 这里的信号屏蔽比四六级考场都好

３ Ｙｏｕ ｓｍｅｌｌ ｌｉｋｅ ｃｎａｉｇ’ ｓ ｌｉｓｔ 你跟 ５８ 同城一样神奇

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ｙｏｕｒ ｈａｉｒ ｗｉ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ｔｅ？ 你今天是不是喝三鹿了？

５
Ｗｈａｔ？ ｏｈ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Ｉ’ ｍ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ｙｏｕ？ Ｉ’ ｍ ｎｏｔ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ｙｏｕ！

你算毛？ 你爸是李刚啊？

６ ……ｕｐ ｂｙ ｈｉｓ ｃｏｌｏｎ ｏｎ ａ ｍｅａｔ ｈｏｏｋ 比山西煤老板还有钱

　 　 如表 ３－１ 的脑白金广告多年来依靠重复的方式对消费者进行洗脑式宣传， 而本句这一比喻将原句

中的厌烦、 嘲笑的态度展现无遗。 表 ３－４ 和 ３－５ 谈及社会事件， “三鹿” 成为有毒、 不安全的代名词，
“我爸是李刚” 是利用公权的代表。 字幕组抓住热点， 用隐晦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 表 ３－２ 和

３－３， 用人人熟知的现象和广告语做类比， 戏谑的方式消弭了中外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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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组对他人文本进行主动的消费、 讽喻、 篡改， 已经成为构建自我话语方式的特殊抵抗仪式。 字

幕组的翻译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充斥着流行语、 网络语言、 对当下社会事件的反映与态度， 通过原

有文字意义的改写， 形成新的话语形式与新的风格。 他们在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还会弥补中外文化差

异、 价值间隙， 用能动的文本解构负面评价或者虚假信息， 用理性的行为模式去分析讨论以达到自我

调和与集体认同。［１３］

以上三种参与式文本创作的分类方式并不能完全区分所有的 “神翻译” 文本， 有的文本可能涵盖

两个或三个类别， 亦或在类别中游走。 但大多数是通过盗猎原有本文， 挪用转化为中国语境， 使用评

论或者戏谑的方式， 是主观的、 积极的创作手法。

三、 参与式文本视角下的文本创作与传播的解读

参与式文本的研究随着传播格局的新变化有了新的拓展， 到了新媒体时代， 不再仅限于迷社群， 而

是被视为是 “一种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产生的新的消费主义形式， 能够实现消费者参与媒介叙事的创

作和流通， 并成为生产者的期待”。 新媒介环境下， 人们不像原先的文本盗猎者一样， 个人从电视文本

中掠夺文本加入个人的思考重新创作， 更多的是从集体出发， 强调一种集体的智慧。［１５］ 字幕组以迷群的

形态吸引众多志同道合者， 用 “神翻译” 的方式进行着文本的盗猎、 挪用、 拼接、 再传播。
（一） 参与式文本创作潜在的优势

成员一开始进入字幕组工作大多是出于爱好或学习的目的， 进入组内， 极少或几乎没有的报酬与

巨大的工作量形成强烈的认知不协调，［１６］从社会心理学视角， 人为了消解这种认知不协调就需要改变自

身的态度或者离开这样的工作。 那些经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 最后留在了字幕组的成员， 会强化他当

初的态度， 认为参与这样的工作是出于喜爱， 也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此工作。 字幕组正是一种主动参与、
有着强烈爱好的群体， 群组内通过老手教新手的方式， 进行自我的展现， 寻求到群体的认同， 最终实

现自我的价值。
１􀆰 技能的提升， 学有所用

参与字幕组翻译的成员大多拥有较高的学历， 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或者拥有其他技能， 他们很多也

对国外影视剧有着强烈的观看热情。 他们在进入字幕组前期， 大多抱着可以学习运用一门外语， 可以

较早看见影视剧， 或者想通过翻译较为冷门的剧集与同好者交流。 主动参与无报酬的文本翻译者与体

制内的被动的翻译者在学习热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体制内的翻译者缺乏从内而外的翻译热情， 以完

成工作任务的姿态面对剧集， 重复的、 刻板的、 稳健的翻译风格， 缺乏创新精神。
而民间字幕组成员为了生动地再现文本的内涵， 尽快地让同好者接收到最新剧集， 运用拼贴、 改造

的方式， 用贴切的、 戏谑的、 生动的词语与观者进行交流。 在这一过程中， 字幕组成员需要不断地精

炼自己的语句、 斟酌不同的语境表达、 加快翻译的速度。 而当视频播出后， 从粉丝的围观与赞扬， 以

及与同好者交流的快感中得到价值的认同， 感知到自身的重要性。 正是通过这种重复的训练， 获得技

能的提升。
２􀆰 个性的展现

体制内的翻译作品需要层层审核， 面向的受众较为广泛， 原则上要减少网络语言、 敏感词汇、 少儿

不宜的内容。 所以在电视上或者较大的视频网站上传播的内容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把关， 创作空间受到

挤压。 同时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 使得其使用的翻译语言脱离群众的语言习惯， 将不适合大众传播的

语句进行改写后， 脱离了文本的语境， 缺少了其表达的内涵。 而民间字幕组的翻译作品的传输渠道主

要是网络， 缺少官方体制的严格把关， 在翻译内容上有较大的创作空间， 字幕组可以根据其定位， 与

时代背景、 社会现象、 网络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及用不同的字体、 特效， 展现其翻译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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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表达自身的态度和看法。
３􀆰 文化传播的纽带， 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消解

由于政策的影响， 能够通过正式渠道翻译引进的国外影视剧的数量有限。 另外即使是正式渠道引

进的译制片， 往往不能与国外同步播放， 观众的收看热情受到打压。 大多数国内观众由于语言不通的

问题， 仍不能直接收看国外影视剧， 字幕组的翻译弥补了观众的收看时差和 “语言鸿沟”。 一些国外影

视剧有着相对较高的质量， 经由字幕组的传播， 能够将优秀的影视文化传播到中国。 在翻译转化的过

程中， 字幕组并不是照搬原文， 而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 增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 使用流行的网

络语言， 联系社会现象， 消解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倾向。
（二） 参与式文本创作场域中的迷思

参与式文本创作场域存在着民间与官方的权力和话语的博弈， 参与式文本创作一方面可以提升字

幕组成员的技能， 使其得到自我展现和群体认同， 同时字幕组作为中外文化传播的纽带， 对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消解， 有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参与式文本创作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如参与的

鸿沟、 商业资本的收编与版权之争， 以及道德伦理问题。
１􀆰 参与的鸿沟

参与字幕组的成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本科及以上学历， 拥有一种或多种外语能力， 在国外旅居或

留学。 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拥有生产与分享媒介的能力， 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媒介， 他们学习

的方式不仅仅依赖课堂， 更多的是得到同辈、 父母的支持和帮助。 而处于参与鸿沟另一端的人群， 由

于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的限制， 他们缺少接触媒介的途径， 更多地依赖课堂学习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

失。 而往往鸿沟两端的年轻人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入成年之后， 处于鸿沟优势一端的人群拥有

更多的技能和适应力， 在学校和职场都能够迅速适应环境， 得到学习、 工作的机会， 他们的工作环境

相对而言更为优越， 时间更为宽裕。 字幕组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就对语言成绩有一定的要求， 同时这种

翻译工作是无报酬的， 对于鸿沟劣势一端的人群而言， 一方面他们的语言能力可能未能达到标准， 缺

少留学的经历； 另一方面， 他们的本职工作尚不能供其温饱， 更无多余的时间做无报酬的工作。 所以

能够进入到字幕组工作的成员一般是处于参与鸿沟优势的一端，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后， 他们

的技能不断得到提升， 人脉不断扩大， 而另外一些没有进入翻译组工作的人群往往是文本的消费者。
两者之间参与的鸿沟不断扩大， 字幕组成员呈现出精英化和年轻化的趋势。

２􀆰 商业的收编与版权之争

虽然参与式文本创作场域带来很多的潜在优势， 看似明朗的发展之路， 但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版

权问题始终是悬在头顶上的利剑，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人人影视被美国电影协会点名， 被列入一份全球范围

的音像盗版调查报告中。 绝大多数的字幕组翻译的文本均是盗猎的行为， 没有通过购买版权等正当的

途径。 国内对于字幕组翻译作品版权的相关法律也悬而未定，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规定

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故众多的字幕组在其翻译的作品中均标注 “本字幕仅供学习交流之用” 以逃避版权问题。 但现实情况

却是字幕组网站不仅翻译字幕， 还免费提供下载， 侵犯了国外影视作品版权人的翻译权、 复制权、 发

行权和网络传播权。［１７］ 同时字幕组的劳动成果由于缺少法律的保护， 也存在着被盗用、 攫取而无法

可依。
字幕组的发展扩大， 带来商业资本的追逐， 很多字幕网站为了维持生计， 开始接受商业广告和商业

资本的救助。 不免让人担心这种粉丝迷群主动参与文本创作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商业的收编， 失去其公

益性和独立性。 在官方网站不断购买版权与商业收编中， 字幕组生存的空间受到挤压， 不得不在商业

利益面前妥协抑或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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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道德伦理的问题

在以往官方话语为主导的场域中， 文化产品受到众多的把关， 外国翻译的文本是面向较大、 较多的受

众， 在文字语言方面受到诸多的限制。 而在参与式文本创作的场域中， 各种 “神翻译” 层出不穷， 网络语

言、 反讽、 音译、 戏谑和少儿不宜的词句充斥在网络空间， 缺少监督机构的把关。 青少年一代是伴随互联

网成长的一代， 在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中， 若长期暴露在未经审查的网络用语中， 易影响其

日常话语的使用。 另一方面， 网络上不以盗版为耻、 反以为荣的现象， 也将影响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

形成。

四、 小 　 　 结

字幕组由迷群构成， 通过盗猎、 挪用、 转化、 拼接、 再传播的途径， 将网络语言、 中国语境、 对社

会事件的态度嵌入到文本的生产创作中， 在参与式文本的场域中， 与官方进行话语和权力的博弈。 这

种主动参与文本创作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字幕组成员技能的提升， 展现其个性， 使其在群体中得到价

值的体现。 参与式文本创作有效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架立了沟通的桥梁， 戏谑、 反讽、 改写、 融合的

“神翻译” 有效地消解了帝国主义文化霸权， 一边传递优秀文化作品， 一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然而在

话语和权力的博弈中， 参与式文本创作的场域也存在着参与鸿沟———参与者呈现年轻化和精英化的趋

势； 商业的收编和版权之争； 以及缺少把关人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尽管有着诸多问题， 民间字幕组

仍然承担着文化交流的重任， “神翻译” 依旧是参与式文本创作的方式之一， 是消解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 构建自我话语方式的特殊抵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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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ｏｒｉｎｇ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Ｆ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ａ”， ｅｄ􀆰 Ｌｉｓａ Ｌｅｗｉｓ ［Ｍ］ ． Ｌｏｎ⁃

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４８－５０􀆰

［５］ Ｈｅｎｒｙ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ａｃｈｅｒ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１－２􀆰

［６］ 邓惟佳 􀆰 试析西方 “迷研究” 的三次浪潮和新的发展方向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９ （９）： ３２－３９􀆰

［７］ Ｄａｖｉｄ Ｇａｕｎｔｌｅｔｔ （ Ｅｄｉｔｅｄ ） 􀆰 Ｗｅ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ｗｉ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 Ｍ ］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０： ５２－６０􀆰

［８］ ［美］ 欧文·戈夫曼 􀆰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Ｍ］ 􀆰 冯钢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

［９］ 字幕组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ｓｏ􀆰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３７１７２４６－３９０６０３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０］ Ｍ􀆰 Ｊ􀆰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１４２􀆰

［１１］ 谭文若 􀆰 网络群体成员身份认同的建构途径———以 “绝望主妇” 迷群为例 ［ Ｊ］ 􀆰 新闻界， ２０１２ （１７）： ３９－４２􀆰

［１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 Ｂｒａｉｎ Ｌｏｎｇｈｕｒｓ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ａ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 １７８􀆰

［１３］ 孙黎 􀆰 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网络字幕组文化 ［ Ｊ］ 􀆰 编辑之友， ２０１２ （４）： ５８－６０􀆰

［１４］ 彭侃 􀆰 重探传播学研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 Ｊ］ 􀆰 新闻春秋， ２０１４ （３）： ４８－５５􀆰

［１５］ 汪金汉 􀆰 从 “文本盗猎者” 到 “公民参与”： 詹金斯的 “参与性” 媒介受众研究 ［ Ｊ］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 ２）：

１９１－１９７􀆰

［１６］ ［美］ 戴维·迈克斯 􀆰 社会心理学 ［Ｍ］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１１０􀆰

［１７］ 冯焕杰 􀆰 字幕组及网站的侵权问题研究———以人人影视网站关闭为例 ［ Ｊ］ 􀆰 法制与社会， ２０１５ （１２）： ５８－５９􀆰

［责任编辑：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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